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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可能性，让当下的困境、苦难的经历不致凝固为怨愤的历史包袱，而

是转化为创造历史的希望的土壤。

二○○六年，“全球千名妇女争评二○○五年诺贝尔和平奖”联会，

不因未获奖而解散，而是改名为“全球和平妇女”联会（PeaceWomen Across

the Globe），继续推进活动。我们的和平妇女活动，成功地引起全球社会极

大关注，取得了不少奖项，包括颇负盛名的西班牙“格尔尼卡”（Guernica）

和平奖。毕加索名画“格尔尼卡”就是悲愤地描绘一九三七年纳粹军屠

杀格尔尼卡小镇的情景，今天的“格尔尼卡”，成为欧洲不忘战争灾难、

力求和解和平的象征。千名和平妇女图片展，也在全球各地展开。

联会制定了未来五年的计划，除了要把《全球千名和平妇女》一书

译为十余种语言、促进和平妇女间的交流分享、进行学术研究工作之外，

还筹备一个“从千名到百万和平妇女”的全球计划，推动各地各界以各

种语言书写百万和平妇女的故事。缔造和平的妇女就在我们身边，是否

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评审委员会的承认，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这个活动的

本意：让妇女的努力得到全球各地社会大众的认同，激起更多建设和平

实践的涟漪。

女性与差异政治的实践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陈顺馨

约五十名在“全球千名妇女争评二○○五年诺贝尔和平奖”提名活

动中产生的中国地区和平妇女，去年底齐集于春城昆明，进行了一次交

流会。虽然不是全部一百多名的和平妇女都能够出席，但当中有大陆偏

远山区的教师，也有台湾的大学教授；有在渺无人烟的宁夏沙漠中进行

绿化工作的，也有在车水马龙的香港市区从事二手物回收的；有揭发日

本在华遗留下来的战争罪行的，也有要求日本政府直面对台湾原住民曾

经造成的伤害的；有为死去的女儿争回一个公道而努力了几年的母亲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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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有帮助台湾慰安妇争回赔偿与名誉而长期作战的律师等等。几天难得

的相遇、相聚与相知，融化了大家的陌生感，打开相互沟通、理解和支

持的可能性，也使得一个个姐妹情谊式的拥抱，化为日后各自面对困难

时的无名精神力量。

这次交流会让我反思，文化研究与女性主义所强调的差异政治在这

个以“妇女”与“和平”名义组合起来的、但又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

“集体”的群体中意义何在。大家本来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耕耘，大部分

互不相识或不经常往来，现在多了一个名曰“和平妇女”的组合，要真

的能够把这个松散的组合所产生出来的精神力量或认同感，转化为日后

和平运动的基础，首先需要的是我们对差异的尊重，甚至以差异政治作

为和平妇女推动人类追求和平的纲领。文化研究把“政治”理解为“可

能的艺术”，如果借用这个理念，和平妇女运动的差异政治便可以表述为

从妇女的差异性中创造和平的可能性，即展示个别妇女或妇女群体在具

体的、在地的生活环境或局限中，如何以她们认为需要的、可行的方式

冲破那些环境或局限，创造让自己及他人能过较为安然生活的条件。

女性主义理论中，“差异”其实是一个比“平等”更为重要的概念。

就差异文化进行深入探讨的著名法国女性主义者依利格瑞(Luce Irigaray) 曾

经指出：“对我来说，作为女人争取平等似乎是一个真实目标的错误表

述。争取平等要预设一个比较点:女人应该跟谁或跟什么平等？男人？工

资？工作单位？什么标准？为什么不是以女人自己为标准？⋯⋯如果缺

乏一种建基于生理性别的社会性别理论，以及重写两性因生理差异而衍

生的权利与义务上的差异的努力，男人与女人在社会权利与义务上的平

等是不可能达到的。”这是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针对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理

论的经典批评观点。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作为最早期出现于西方的女性主

义思潮，争取的是女性享有男性已经在公众领域中所享有的权利，如教

育权、就业权、投票权等，所以出现后现代主义女性主义者所批评的以

男性为标准的妇运目标的问题。要注意的是，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并不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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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为这些权利不重要，而是进一步质疑这是否妇女运动应有的终极目标，

这既是针对妇女取得与男人相同的权利后，并没有改变她们作为“第二

性”的命运这个现实的反思，也是在理论层面上质疑一种标准化的、也

就是男性文化所主导的对人的理解。更需要注意的是，依利格瑞提出对

生理性别差异的重视，绝对不是女性主义者所批判的维护男权的“生理

决定论”，即不是把两性之间的生理差异以至不同的成长过程本质化为所

谓“女性特质”和“男性特质”，或把性别角色定型化，而是把性差异看

成为人类与文化能够延续的基础，因为不尊重差异会导致某一性别的文

化的衰败及另一性别的文化的全面操控，造成同质化或单一化的问题，

例如父权制所维护的父子承传文化取代了不同的母女承传文化之后，女

性丧失了独立的身份，成为“非男人”。

女性主义者对于差异政治的讨论，并不局限于女性与男性之间，或

是在同一个性别中间，例如“妇女”并不是同质的一个类别或身份，不

能一般化加以概括，必须落实到不同群体、不同个体的语境中，去理解

“妇女”身份的多义性或差异性，以至不同行动中的妇女在改变她处身的

现实状况时所产生的意义的多样性。以中国地区的“和平妇女”为例，要

理解两岸四地的不同妇女在缔造哪种意义的和平时，必须回到她生活的

环境中去，才能把表面看来完全不同的工作方式及策略，放在同一个“和

平工作”框架上加以理解，或者看到表面相似的工作，会因不同语境而

产生不同的意义，特别是“和平”在这里已经超越单一的国族战争想象，

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对抗种种可见与不可见的暴力。

可以说，和平是一种生活态度，即我们如何面对日常生活中的种种

矛盾，而这些矛盾可能来自政治、经济、男权文化、习性等方面。因此，

我们的和平政治是去检视那些失衡以至变得暴力的生活环境，以不同的

工作方法恢复应有的平衡与和谐，并使维持这样的平衡和和谐成为一种

生活的方向。妇女在这方面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她们是日常生活

压力的重要承担者，但她们拥有知识、能量、勇气、智慧和创造力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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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十世纪七十年代，非洲肯尼亚的绿带运动与印度的抱树运动成为

妇女运动与环境运动互为辩证的典范。绿带运动，是肯尼亚马塔伊教授

于一九七七年发起的种一千棵树运动。运动以农村妇女为主，着重于妇

女草根运动的培养，提高她们在健康、生计与环境方面的经营能力，在

村落设立育苗场，建设让妇女方便取水的设施，提供妇女就业的机会。

马塔伊教授是第一个东、西非出产的女博士，她的绿带运动，已在

肯尼亚的村落、学校与教会等种下三千万棵树。她不仅建立了泛非洲绿

带网络，也建立了国际绿带运动网络，为第三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实践做

出具体的承诺。马塔伊认为树就是和平，与其花费大量经费购置武器，倒

不如投资在改善人们的生活品质，因为贫穷的成因在于发展模式的错误

与资源分配的不均。她通过长期的实践总结出：“非洲人民只有投资、拥

抱和支持行得通的解决方案，而这方案非依赖外力。”

九十年代初期，马塔伊反对开发商强占公有地，曾遭到肯尼亚当局

的监禁与鞭打，但这打击不了她的意志，到了二○○二年，来自基层的

力量，把她推上国会议员的宝座。她也是“非洲减债运动联盟”(Jubilee 2000

Coalition)的重要发起人，联盟要求取消富国对非洲穷国的债务。二○○四

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给马塔伊，评审委员会认为她有两大贡献：推动环

境的友善治理和草根自治力量的经营。

一九七三年四月，起源于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抱树运动，是因为印

度的原始森林被大量砍伐，取而代之的是种下商业用途的油加利树和松

木，剥夺了妇女依赖原始森林提供家庭生计的能力，于是她们采用甘地非

生态是永恒的经济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钟秀梅

果能够进一步互相支持、加强连结，并获得更多的社会资源，她们将发

挥更大的效用，成为建设和平的基石。


